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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富

我们和朋友一家结伴，一行四人
到高加索三国和土耳其旅游。这四个
国家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行程
中我们除了被各国的美丽风景和异域
风情所吸引以外，更为这一路上遇到
的中国人所感动。

我们第一站是从新疆天山机场飞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在酒店登记那
会，遇到的全是中国人，大部分是来自
上海、北京等地的游客。

早餐厅在酒店顶楼，是全落地透
明结构，还有一小半是户外阳台，我们
可以一边吃早餐一边欣赏城市景观。
在用餐中，遇见了一位浙江衢州老乡
崔先生，我们同庚，他是衢州中宝科轨
交通集团的老总。

这是一家在当地颇有实力和名望
的企业，这几年，老崔毅然选择出海。
这次到亚美尼亚，就是带领他的海外
团队参与埃里温地铁维修项目。埃里
温地铁建于苏联时期，因年久失修，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整个项目改建需花
费20多亿元人民币，核算下来效益明
显高于国内，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我
问道，技术有问题吗？老崔说，没有任
何问题。我又问，官方对中国企业参
与建设这类项目是什么态度？老崔介
绍，由于“一带一路”的推进，当地政府
对中国很友好，再加上中国企业技术
好、讲信誉，中国工人又勤劳守法，所
以中国企业在这边深受各界欢迎。看
得出来，老崔状态很好，明显感受到他
对埃里温的项目充满信心。

一餐早饭交流下来，我是既高兴
又惭愧，高兴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让
中国民营企业能信心满满地走出国门
寻找商机，惭愧的是我和老崔是同龄
人，他还在精神饱满地驰骋商场，我却
在安逸地享受晚年生活，或许老崔这
会也在羡慕我呢。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接待我们
的是一位来自甘肃的青年导游小李。

他加入“一带一路”公派留学项目，到
阿塞拜疆学习语言，毕业后留在阿塞
拜疆工作。

阿塞拜疆人口有1000多万，街道
特别干净，两边一律悬挂阿塞拜疆国
旗和土耳其国旗，据说是该国和土耳
其关系特别好。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
小国生存的策略和土耳其在地缘政治
中的影响力。

以前，中国人在阿塞拜疆做贸易
的很少，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两
国的贸易和交往明显增多。本来，巴
库几乎没有中餐馆，最近几年一下子
开了很多。满大街都是中国车，特别
是比亚迪，在当地销量很大，很受当地
消费者青睐。

中国游客也很受欢迎，我们走到
哪里都会有当地的居民主动和我们打
招呼。在阿塞拜疆街头看不到刷手机
的人，倒是随处都能看到阅读的人。
据导游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
理政的著作在巴库书店销售得很火。
当地知识精英阶层都主动购买阅读，
他们十分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
关系和“一带一路”的论述。

我们在阿塞拜疆的最后一站是参
观巴库的高地公园，这是一座建于 20
世纪30年代的标志性景点，由著名建
筑师列夫·伊林设计。公园有多个观
景台，可俯瞰巴库湾、里海及城市的天
际线，白色莲花购物中心、巴库眼摩天
轮、火焰塔、少女塔等地标尽收眼底，
更让人称奇的是，当地居然仿照湖州
南太湖月亮酒店设计了一个一模一样
的滨海酒店。

我们在导游陪同下，乘飞机前往
土耳其旅行第一站博德鲁姆。

博德鲁姆处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的
分界线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
度假胜地。我们在游览了古城遗址和国
际游艇中心后，驱车40分钟来到地中海
俱乐部。这家酒店由法国人于1950年
创立，2015年被中国复星集团收购。

博德鲁姆帕尔米耶度假村独占着
这片受保护的半岛，左手揽着爱琴海

的碧蓝浪涛，右手枕着苍翠山林，地中
海爱琴海在此交汇，推窗即见跨海域
的极致对话。炽白色别墅群错落分布
在松林间。

低处是亲海的帆船码头与浮潜平
台，涨潮时海水几乎漫到栈道边缘；中
部是错落的岩石泳池群，池水与远处
海面连成一片蓝；高处则是悬崖上面
的露天剧场和户外主餐厅，傍晚用餐
时节，晚霞洒在爱琴海面上，波光粼
粼，五彩斑斓，日落的美景尽收眼底。

我们在悬崖户外主餐厅用餐。几
百名游客中，来自中国的游客只有我
们四人。村长告诉我们，往年这个时
候游客开始减少，但今年不知是什么
原因，淡季不淡，生意兴隆，游客爆满，
当天的酒店入住率达到满房状态。

在用餐的交流中，欧洲人对我们
频频投来尊敬的眼神。村长告诉我
们，这些游客都知道这个酒店被中国
人收购，但酒店的经营管理没有变化，
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好。而管理团队引
入中国元素，让酒店更具特色、更有魅
力、更受青睐。

导游告诉我们，这家酒店在土耳
其影响很大，都知道是被中国人收购
的，中国人很厉害。我抬头望着碧波
万顷的爱琴海，思绪万千，中国资本遵
循商业文明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法则，
凭着勤劳和智慧，实现了我们祖辈不
敢想不敢做的梦想。

第二天，因为天气原因，在卡帕多
奇亚我们没有坐上热气球，我们就没有
再等，放弃了这个项目。中午在一家中
餐馆用餐的时候，遇到一对年轻男女，
他们是中国东北人，在佛山定居，近十
年长期居住在俄罗斯做贸易。这次抽
空出来度假想坐热气球，和我们一样的
原因没有坐上，他们准备再等几天。

其间我们做了交流。这对年轻人
告诉我们，在俄罗斯做贸易还是有很
多机会，只要你肯扎下去，市场很大，
效益也很可观。他们告诉我，他们公
司一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过亿人民
币。真了不起啊！他们走出国门闯出
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人

■ 刘从进

周末，在乡村徒步，满眼绿色。路
边一口野水塘，半塘荷花半塘水。

想起了老家的荷，在湖泊中不种
自生，绿叶浮水，红白相间，盛开着一
夏又一夏的清凉。小时候也经常“溪
头卧剥莲蓬”。

正是六月，江南梅雨季，亦是荷开
时节，没缘由就下起了雨，走进旁边一
个斑驳的旧路廊里躲雨。

忽然一个女子在雨中走来，脚下
步步生莲。她在路廊的门口站了一
会，看到我善意的微笑后，默默落座于
我的身旁。我们同时转头，透过路廊
的小石窗看窗外的荷。

弯弯的荷叶弯弯的塘，浅水青草
间，叶绿而花红，朵朵藏于身下，更
有一枝独秀，亭亭玉立。雨打荷叶风
摇花，密致整齐的荷叶散了乱了，像
仙 子 散 开 的 裙 ，一 股 仙 气 在 花 叶 间
流动。

雨突然大了，荷叶在池上飞，朵
朵 荷 花 在 水 面 上 动 荡 不 安 ，时 而 高
高 擎 出 水 面 ，时 而 找 回 一 片 叶 子 急
急 地 藏 身 。 蜻 蜓 依 然 不 退 场 ，稳 稳
地立于荷花上头，随风飞舞，像练习
飞翔的小鸟。池塘里的水也欢快起
来，在雨中荡漾奔跑。小荷塘，风动
诗句千百行。

刚刚还安静得跟一座小庙似的
女 子 ，脸 上 忽 然 开 出 了 依 柔 婀 娜 的
花 ，慢 慢 进 入 一 种 迷 醉 的 状 态 。 或
许，她忆起了儿时采莲的场景，朵朵
荷花在脸上绽放。这让我想起《西洲
词》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或

《采莲赋》中的“恐沾裳而浅笑，畏倾
船而敛裾”这样的诗句来。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在返乡途
中，来到一座长满莲花的忘忧岛，大家
食迷莲而忘忧，忘记了漂泊，忘记了回

家，此刻我也不想回家了。
莲实在是既纯且洁的圣花，是这世

上最有仙气的植物！然后，雨晴了，小
荷懒翻身，叶上琼珠碎却圆，荷塘复归
宁静，我们各自离开。这乡间的一池荷
花 盛 开 在 我 的 心 田 里 ，成 了 永 远 的
迷莲。

我所在的江南，处处有荷，每年荷
开时节我都要到乡村转转。前些天又
来到大冲村的荷塘，塘堤上长满了野
草，塘边芦苇与一池荷花共生，展现出
一种大地初创的野生气息。

荷开正盛，我绕塘一边拍照一边欣
赏，蓦然发现，一个男子默默地坐在塘
边的野草丛中。他是河南来的，在一个
工地干活。晚上下班后，从食堂打了饭
菜，拿到宿舍里，也不吃饭，先跑到这荷
塘边坐一坐。他说他的家乡也有荷，荷
塘边空气好，花鲜风爽，趁着天未黑，来
放松一下。

我心中莫名涌起一份感动——他
与 那 一 池 荷 花 是 如 此 契 合 ，黄 昏 里
飘 出 荷 的 清 香 ，正 消 解 着 他 一 天 的
劳累。

行走乡间多年，我发现乡村无论
怎样改变，始终有荷。人们总在有意
无意间保留着有荷的水沟、湖泊、野水
塘⋯⋯每到夏天，娉娉婷婷的荷悄然
开放，带来满世界的清凉。还有人在
门口置一口缸来养荷。

乡间对荷的呵护是这个逐利的
世 界 里 最 不 功 利 的 事 。 人 ，无 论 是
谁 ，无 论 生 在 怎 样 的 世 界 里 ，内 心
都 有 一 种 对“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的 高
洁 品 性 的 追 求 。 乡 村 的 荷 ，以 其 圣
洁 的 力 量 不 停 地 滋 养 着 世 人 的
心田。

世上最理想的生活莫过于住在长
满荷花的乡村。荷开放的时刻，乡村的
美正在产生。初夏，我们因荷而来，因
荷相逢。

走过小荷塘

■ 徐明光

周六清晨，我终于把离开老家 25
年的“纸板箱”，原封未动送回老家去。

25 年前的一个周末，操劳一生的
父亲静静地走了。

父亲是退休教师，每月能收到浦江
县教育局寄来的汇款单，步行三里多路
去马剑邮局领取。虽然不足百元，但在
父母亲精打细算下，支撑起一个大家庭
的日常开销。

晚年的父亲，每晚喝点酒成了生活
的一部分，但从来舍不得去买瓶好酒
喝。逢年过节，喝的是母亲自酿的米
酒；喝干了，让母亲兑上凉开水，过几天
继续当酒喝。平常日，喝的是请师傅上
门蒸馏的番薯烧。其实是番薯打成浆
沉淀出番薯粉后的渣，搅拌上稻谷糠，
加入少许新鲜番薯丝作为原料蒸馏的，
酒精度在50多度。

父亲的下酒菜从不讲究。常备的
是父亲自己制作装在玻璃瓶里的嫩生
姜片，味道不是很辣，咬一点细嚼慢咽，
口味重又很有仪式感。父亲的理论是

“一年三斤姜，医院不用张”，意思是多
吃生姜有益健康，无须去医院里“东张
西望”。更多时候，咪一口烧酒，嗑几粒
南瓜子、葵花籽。偶尔，母亲会煎一个
荷包蛋犒劳，父亲便夹一点给趴在桌子
边的弟妹解馋。

父亲在世时，最心爱的是祖父传给
他的一套古装医药书，有十多本，繁体
字，直排无标点，薄如蝉翼，翻页时不小
心就会破碎粘到手指上。

在我儿时记忆中，父亲常坐在床边
桌前，面对十几本古医药书，在摇曳的
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静静地翻看着，
摘录着“土方子”。白天上山挖来中草
药，晒干后在小石臼里捣成粉末，装进
一个个小罐里。在山高路远、缺医少药
的穷乡僻壤，父亲用这些土草药，解除
了许多邻里乡亲的病痛，也成了方圆几
十里有名的“老先生”。

那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请小姐
夫帮忙，把这套医药书，小心翼翼地整
理好，装上纸板箱带来绍兴，搁放在柜
子上，防潮防鼠咬。一放就是25年，成
了心头的一个结。

在整理父亲床边窗前桌子抽屉
时，大哥找出一本泛黄的练习簿，发
现里面详细记录着大家庭几年来的
人情往来和日常开销。在最后一张
写着：子女、儿媳妇、女婿对我们都很
好，但总要留着点钱，以后的日子过
得 体 面 些 。 一 旁 的 母 亲 说 ，父 亲 说
过，她没有退休金，已悄悄给她积攒
了 3 万多块钱。但找遍父亲可能藏钱
的角角落落就是找不到。母亲突然
说，会不会藏在枕头里呢？按习俗，
父亲用了十几年的枕头，当天已拿到
村口路边烧给他了。

父亲去世前的几年里，每年有几
个月在医院治病、抢救。守望着病床

上羸弱的父亲，我不禁感慨万千：山里
孩子为了有出息，在岗位上，勤勉尽
责，不敢有丝毫懈怠，心想等以后稍空
点可以多去陪父母，此时才如梦初醒，
陪伴的日子已寥寥无几，留给我们的
将是漫长的思念。父亲走的那年在绍
兴住院两个多月，我几乎每天晚上处
理好办公室事务后，匆匆赶往医院，在
病床边陪着坐会，心里才少了些愧疚，
得到些安慰。也许，这也是老天安排
的弥补机会吧。

在父亲走后的 15 年里，母亲的日
子过得安心而快乐。在绍兴居住的日
子里，春天我们陪着去王坛东村看青梅
花；夏天去镜湖十里荷塘看荷花；秋天
去大香林赏桂花；冬天去沈园看蜡梅
花。周日晚上陪着母亲喝点酒，聊聊
天，听她讲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故事。现
在，翻看母亲留下的十多本影集，是留
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母亲快乐享受晚年生活，是我们的
最大心愿。当初父亲积攒的 3 万多元
钱去哪啦，已无关紧要。但父亲临终前
的这份心情，又谁能读懂和知晓！

一年前，和哥哥弟弟商定，下决心
把关闭了 25 年的几间老屋，花了一个
多月时间，作了次彻底维修整理。

在 父 母 亲 的 卧 室 里 ，把 坛 坛 罐
罐、剥落的墙壁和破碎的糊墙报纸、
张贴的月历等清理干净修补好。陪
伴父母亲一辈子的祖传八脚眠床，打
理清爽，按生前位置摆放整齐，窗前
的桌子擦洗干净，也照原样子整理摆
放好。

在正屋厅堂里，把父母亲的遗像，
请照相馆翻新，放大后在厅堂里悬挂。
父亲退休后自得其乐写的字和画，修补
裱好，装上镜框，在两边墙上悬挂好。
马剑公社退管委给退休教师拍的合照、
父母亲 50 年“金婚”合影，放大翻新挂
在厅堂上；父亲的“光荣退休”证书，在
原来位置重新挂上。

门口的菜园子，我们清除杂草、平
整好泥土，四周把塌陷的围墙，用小青
砖修复，上面压上青石板。再按小时原
样，种上两株成年的老葡萄，用冬天老
毛竹搭好高大的葡萄架子，恢复了原
貌。去年就花开叶茂，结出串串果实。

在老屋整理的一个月里，自己内心
也得到了一次沉淀和梳理。面对老物
件，也是一次自我悄悄对话。

我把陪伴父亲半生的医药书“纸板
箱”搬进老屋，在厅堂间打开门窗，开亮
电灯，在父母亲遗像前，把尘封25年的
纸箱轻轻地打开，小心翼翼地把古药书
一本本地拿出，拂去尘埃，按编号整理
好，分放在新定制的防潮防霉的玻璃
柜里。

望着这套医药书，眼前又浮现出父
亲几十年里，在煤油灯下专心致志摘录

“土方子”的情景，胸口有点塞，喉咙发
紧，眼眶酸酸的。

遗籍归宅
■ 贝新荣

往事如昨，思绪如泉。朱德同志视
察杭州制氧厂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
半个多世纪，但他那魁伟的身姿，慈祥
的笑容，以及对待工人群众那种平易近
人的亲切，仍然不时地闪耀在我的脑海
之中，永远不会被抹去。

这一天，是 1958 年的 4 月 7 日。那
天，伴随朱德同志的只有新华社一位摄
影记者和中央保卫局的一位年轻警员，
我作为地方党报《浙江日报》的记者，跟
随在朱德同志的身后，一刻未离，经历
了他视察的全过程。

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江南的初
春，还没有完全褪去严冬的凉意。上午
八点过后，两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向杭州
制氧机厂一座两层小楼。车门开启，车
上走下来一位身穿深色呢子大衣、高大
魁梧的长者，他就是全国人民热爱的朱
老总。这个厂的厂长田秉刚和党委书
记丛汉臣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朱德
同志那双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手，然后
一同步入了二楼那间不大的会议室。

“杭氧”是直属中央一机部管辖的
一家央企，承担着重要军工产品生产任
务。朱德同志关心这个厂，亲自来厂里
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杭氧厂那几年发
展 得 很 快 ，技 术 水 平 有 突 飞 猛 进 的
提高。

厂长田秉刚向朱德同志详细汇报
了全厂生产情况，并提出杭氧厂规划当
年全年的总产值要比上一年翻一番
多。目前厂里自己设计制造的 150m3/
h 制氧机已经可以自主生产，更大型号
空分设备正进入投产阶段。

朱德同志非常认真地听取厂长和

党委书记的汇报，还不时地提一些问
题。对于这家厂为国防工业作出的贡
献，他频频点头称赞、表示满意。听取
了工厂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朱德同志
向他们提出，要找几位一线工人座谈。
于是，几位老工人来到了会议室。

那时，我们国家刚实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选出的国家主席是毛主席，副
主席就是朱德同志。所以，当李裕银、
何德法、娄张荣三位老工人走进会议室
见到职位这么高的领导人时，心情非常
激动，显得有点紧张。谁知道朱德同志
一见到他们就站起来与他们握手，请他
们坐下，亲切地问他们手里都在干什么
活，家里生活情况怎么样。这一下，三
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三位老工人向朱德同志汇报了情
况。李裕银是钻工，专做大件产品，他
的钻床可以加工几吨重的部件，是金加
工车间的主力。钳工何德法技术精湛，
干活效率极高，一年能完成两年的任
务。娄张荣年岁较长，经验成熟，是一
位连续九年不出一件废品的优质高产
能手。

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诚朴实
在，都不大肯夸自己的成绩，有些事只
能由在场的田秉刚厂长给他们作补
充。田厂长向朱德同志介绍说：娄张荣
从 1953 年这个厂第一次评模运动时被
选为劳动模范起，一直保持着这个荣
誉；何德法因为生产表现出色，1956 年
出席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李裕
银是全省著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
模范。在旧社会里，他们都是饱受欺凌
和压迫的人，特别珍惜当前这份荣誉。

朱德同志听了座谈会上各人的发
言，脸上绽开了慈祥的笑容。顷刻之间

会议室的气氛变得极度轻松，充满了欢
乐的笑声。

不一会儿，苏联专家涅基金同志也
在翻译陪同下过来了。涅基金一见面
就急步向前摊开双手拥抱朱德同志，向
他问好的同时，紧握着朱德同志的双
手，久久不肯松开。

朱德同志请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
下，关心地问他在厂里生活是否习惯，
有什么要求。涅基金笑着说，一切都非
常满意。中国方面的同志与他合作得
很好，他参与设计和制造厂里的大型制
氧机，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他愿意在
中国一直工作下去。据悉，该制氧机当
年在全球可称顶尖，可以每小时制氧
3350立方米。

那个年代，中国只有规模特别大的
重点企业才派驻苏联专家。这样的企
业在全国才 100 多家，苏联专家在企业
里是很受尊重的。

朱德同志听取了涅基金的情况汇
报后，对他表示了感谢，并且高屋建瓴
地向大家介绍了全国的形势和中苏两
国的交往。那一年刚好是我们国家第
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的年份。大
家干劲十足，积极投入技术革新和劳动
竞赛运动，创造了更大更好的成绩。朱
德同志鼓励大家都要听党的话，向科学
技术进军，争创全国乃至全球的一流先
进企业。

那位苏联专家涅基金，回到自己的
办公室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对
翻译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想不到在
这里会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自
己要把这个喜讯向国内报告，让大家一
起共享这份快乐。

这时，已经时近中午，朱德同志对

这家长期以来为部队提供产品和技术
支持的企业，已有了大体了解，但他不
顾疲劳，提出要再下车间看看。

厂长田秉刚陪同朱德同志来到了
第一金加工车间。这是杭氧厂三个金
加工车间中最大的车间，面积最宽，工
人最多，车、钳、刨、铣、钻、镗工种最
全。走进车间，机声隆隆，热气腾腾，当
朱德同志从一台台机床旁走过的时候，
正在操作的工人们都惊喜万分。这位
穿着黑呢大衣、高大身材的朱老总谁个
不认识？谁个不熟悉？工人们不由自
主地热烈鼓起掌来。

开始时，人们还互相轻声地传话：
朱老总来了！朱老总到我们车间视察
来了！接着，注目的人越来越多，喜悦
的传话声越来越响，围观的人越来越
多。胆大的人干脆站上了工作台占位，
争睹朱德同志的风采。现场的掌声越
发热烈，顷刻吸引了更多的人。不知是
谁，振臂一声高呼：“向朱总司令致敬！”
顿时，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朱德同志在厂长陪同下，走近一台
大钻床，观看了现场工人正在加工的几
种重要产品部件，和工人们进行了亲切
的互动，了解了生产进度，对工人们饱
满的劳动热情表示赞赏。然后，转过身
来，面对欢呼雀跃的群众，高举那双大
手，频频挥动，微笑着向大家致意。

朱德同志那次亲临视察杭州制氧
机厂，带给他们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谆谆教导和宝贵精神财富。这份精神
财富，激励着一辈又一辈杭氧人。他们
发奋图强，立志向上，几十年来不断创
新，屡创奇迹，特大型空分设备产量和
销量全球第一，已经成为全国顶尖的大
型企业。

永难忘怀的日子永难忘怀的日子
心香

艺境

■ 李治钢

晨光刚漫过天山托木尔峰的雪线，
车窗外，戈壁滩的砾石泛着焦渴的土黄
色，风卷着沙粒掠过车身，连芨芨草都蜷
着叶片贴紧地面——直到两小时后，一
片浓绿突然从荒原尽头跃起，像戈壁铺
开的绿绸，那便是当地人称作“库尔米什
阿塔木麻扎”的阿克苏神木园。天山雪
水汇成的溪流滋养着这片海拔1700米、
占地近700亩的“大漠明珠”。

刚跨进园门，一棵古树就猛然撞进
我的眼底——那是株三百年的山柳。它
的根须像巨掌般暴起，半裸在红褐色的
岩土外，指节般的根须深深扎进石缝，仿
佛要攥住戈壁下每一丝水汽。

沿着木栈道往里走，景致愈发震
撼。一株箭杨斜倚着岩壁生长，树干与
地面呈四十度角，虬枝盘空如苍龙探爪，
最细的枝丫都伸到了十米外的沙丘上。
同行的杭州援建阿克苏指挥部的小孙
说，这树曾遭雷击，半边树干焦黑如炭，
可第二年春天，焦木缝里竟钻出了新
芽。如今凑近看，焦黑的树皮上还留着
雷击的裂痕，裂痕里却嵌着嫩绿的新枝，
像黑色绸缎上绣着的绿纹。这哪里是
树？分明是生命写给戈壁的诗。

神木园内以形命名的树更是数不胜
数，诸如“花瓶树”“马头树”“九龙搅海”

“鳄鱼出潭”等等。其中“通天门”最是奇
特，它本是一棵生长于公元10世纪末的
古老山柳，卧地而生的主干竟衍生出四
棵粗大枝干，且全匍匐于地，有的枝干再
度弯曲成弧形，却仍旧向上生长，最终拱
出一道可供人穿行的“门”。

“这些树的模样，都是大自然琢出
来的。”小孙指着“通天门”的枝干解释，
这种奇特现象一是源于这片区域曾发
生的强烈地震，许多古树被震倒在地；
二是园中有处泉眼，泉水不断喷涌，较
高的水位让树干枝条饱含水分，再加上
地表土层薄，树木无法深扎根，又常年
受大风、雷击侵袭，最终造成了树木或
倒地或扭曲或拦腰折断，却依旧枝繁叶
茂的奇观。

再往前走，便看见园里最高的那棵
箭杨。96.23 米的高度，站在树下需仰
头良久才能望见树梢。树干十分粗壮，
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围拢。树皮上布满
了风暴留下的伤痕，有的地方被风沙磨
得发亮，有的地方还嵌着细小的砾石，
可树冠却郁郁葱葱，遮住了半片天空。
我想起江南的树林，那里雨水丰沛，草
木长得肆意，可哪有这般历经劫难后的
沉稳？

绕过这棵箭杨，隐约听见叮咚水
声。循声而去，只见麻扎旁的泉眼正从
岩石缝里渗出泉水，清澈得能看见水底
圆润的鹅卵石，水面倒映着岸边虬曲的
古树，连枝叶的纹路都清晰可见。当地
人传说，千年前有位圣人在此驻足，洒下
的甘露化作了泉水，滋养了这片树林。

我俯身掬起一捧泉水，凉意顺着指
尖蔓延，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太阳升
至半空，古树的影子被拉得短而敦实，戈
壁的风依然在吹，可穿过古树的枝叶后，
竟变得温柔起来。

树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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